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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清明节就有插柳植树的传统。早在周朝
就 有“ 列 树 以 表 道 ，立 鄙 食 以 守 路 ”的 制 度 设 置 。
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在兴建都城和修筑道路时，都
要在街道和道路两旁植树。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
但是在焚书时，也特意将植树造林方面的书籍保留
了下来。

笔者曾经在研究朱载堉的时候，查阅诸多明朝
史料，读后不禁为朱载堉的科学艺术成就所震撼，更
为朱元璋、朱棣和朱载堉对植树造林的超前认识所
折服。想来，中国历史上，估计很难找出像朱元璋及
其皇子皇孙这样喜欢植树造林的“天潢贵胄”了。

出身一介布衣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力推广
植树造林，因而还获得了“植树皇帝”的头衔。朱元
璋喜欢植树造林主要有 3 个原因。一是他小时候，
因为家贫几乎饿死，后来靠吃树上的柿子捡回了一
条命，这让朱元璋意识到果树能够救饥保命。于是，
在 当 了 皇 帝 之 后 ，特 地 加 封 那 棵 老 柿 树 为“ 傲 霜
侯”。二是朱元璋打算建立一支强大的船队，而造船
需要庞大的木材。三是，在当时注重男耕女织的传
统农业社会，桑麻棉等很重要，要发展经济，就要植
树造林。

因此，朱元璋登基后就诏令天下：“令天下广
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一家
人一年要种桑麻以及枣树各两百株，可见人工植树
之多。诏令颁布出去以后，仅金陵钟山等地就种植
桑麻五十多万棵。朱元璋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对
善于利用空地植树的人实行免税，而对完不成植树
任务者有严厉的惩罚，对随意砍伐树木者还要治罪，
甚至发配边疆充军。

古今中外，也许朱元璋是唯一将植树与严厉的
刑罚联结起来的帝王。在他当皇帝期间，植树造林
的重要性已为平民百姓所熟知，植树造林之风遍及
中华大地。有统计称，到朱元璋去世时，中国人口不
过五千万，而彼时的树木大约有十亿棵。如此计算，
平均每个人种树就高达二十棵。

有其父必有其子。虽然是老话，但也有一定的
道理。朱元璋重视植树造林的行为影响到了他的
子孙。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夺取帝位以后，迁
都北京。他认为，柏树常青象征江山永固，要求在
太庙种植柏树。起初，由于土壤的原因，柏树无一
成活。后来，采取了换土、包裹树根、带土移栽等
办法，柏树才得以成活。据说，朱棣在太庙亲自栽
种的第一棵柏树，现在仍然枝叶繁茂。朱棣还在民
间提倡植树造林，成果颇丰。到了朱棣时期，郑和七
下西洋，明朝终于实现了建立强大海洋船队的梦
想。朱棣提倡植树造林的原因和朱元璋的大同小
异。当然，也许与传说中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有些许
关系吧。

说过了皇帝，接下来说一说爱好植树的明朝王
爷。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分封制，把皇子皇孙分
派到全国各地当王爷。在封建社会，当个王爷，颇有
地位和名望。奇怪的是，有一位王爷却七次上书皇
帝，辞掉了王位。这位王爷就是朱载堉。朱载堉是
朱元璋九世孙，郑藩王族嫡世子。科学家的冷静头
脑与艺术家的入世激情，在朱载堉的身上得到了完
美的统一。朱载堉由于发现十二等程律等重大贡
献，和郭沫若一起被列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被李
约瑟称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历史是公正
的，世上少了一位王爷，史上却多了一位科学和文化
巨匠，也多了一位劝导农民种树的布衣王爷。

朱载堉在《黄莺儿—劝种树》中从民生角度来规
劝农夫多栽树，“杨柳树多栽，三五年长成材。杨叶
柳絮椿头菜。柳稍儿当柴，柳椽儿再栽，树身解成大
板卖。起屋宅，木植俱有，不用着钱买。”这首曲子
在中原大地广为流传，传播效果非常好。在朱载堉
生活的怀庆府，出现了“村村种杨树，家家插柳树”的
情景。老百姓们图的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可以吃
上树头菜，可以用树杈当柴火烧，树木长大以后可以
修房盖屋。

至今，朱载堉故里还流传着他劝导农民种柿树
度荒年的故事。他走访老农，改良嫁接柿树，在怀庆
府推广种植柿树，对缓解饥荒发挥了作用。当地老
百姓感恩布衣王爷朱载堉，就给他赠送了一块匾额，
上面写着“一棵柿树半年粮，吃粮不忘郑贤王”。

现在，一看到植树，我便忍不住，想跟着明朝那
些贵胄种树去。

跟着明朝贵胄去种树
◆王洪鹏 李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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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6 月，与大兴安岭的公路同行的，是那条
流动的根河，它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情人，紧
紧相依，时而弯曲，时而浩荡，时而又隐入葱
茏的绿树丛中，豪迈、率真、娇羞，兼而有之。

让人诧异的是，河水看去竟是黑的，醇
厚地放着光，就如皮肤黝黑的青春透着光
泽。为什么会是黑色的河呢？当地朋友笑
言之，是河两旁茂密的草丛和树林染成的，
它们簇拥亲昵着这河，将自己曼妙的身影投
入河的怀抱，于是便成了河的一部分。一起
涌动在河水里的，还有天上的白云，它们从
高高的蓝天俯瞰着大地，根河成为它们美妙
的镜子，它们为河水带去流动的光波，还有
无比高远的气息。我一度恍惚，这是天在河
里，还是河在天上？

不由的，我也很想成为一棵树，或是一
朵云，长久的，就这样依偎着，或是不断亲近
着这条河，这条名叫根河的河。

如果是春天，根河会从厚厚的冰层中泛
起春潮，河的生命力会巨大地迸发开来，它
推去坚冰，欢快地伸展腰肢，向远方而去。
这破冰时节的河水才是它真正的本色，纯真
清洌，水晶一般透明。河岸上，那些被严冬
萧条了枝干的桦树林和灌木丛刚刚发青，它
们与河的亲密还有待时日。它们互相邀约
并相守着，等待不久之后的相拥。这条源自
大 兴 安 岭 的 河 ，原 本 的 名 字 就 是“ 葛 根 高
勒”，正是清澈透明的意思。在一个个春天
的日子里，根河回到童年，回到本真，然后再
一次次丰满成熟，将涓涓乳汁流送给两岸的
万千生物。

地球上如果没有河流，也就没有人类，
人的踪迹总是跟河有关，又总爱把河水比作
乳汁，将家乡的河称之为母亲河，给大河小
河赋予了生命源泉的意味。在根河境内，有
1500 多条汩汩流动的河流与深浅不一的湖
泊，构成了中国北方的大河之源。因为这
河，人们寻觅而来。在东北的山岭草原湖泊
河水之间，历史上无数北方族群部落逐河而
居，使鹿的鄂温克人便是其中之一。他们跟
森林河流贴得最近，西到额尔古纳河岸，北
到恩和哈达和西林吉，东到卡玛兰河口和呼
玛尔河上游，南到根河，他们与这些河流相
依为命。在千百年的相处之中，萨满与神的
对话，留给人们一首歌：

蓝天蓝天你好吗？
还好吗？
我们是天上飞翔的鸟儿啊！
河水河水你好吗？
还好吗？
我们是水里游动的鱼儿啊！
……
鄂温克人就这样世代生活在大自然的

怀抱里，根河目睹了这一切。
鄂温克人像家人一般与驯鹿为伴，生活

起居、狩猎劳动，都离不开看上去“四不像”
的驯鹿，它长着马头、鹿角、驴身和牛蹄，毛
色淡灰或纯白，体态高贵，温顺优雅，唐朝诗
人李白曾赋诗：“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
青崖间。”乾隆皇帝则大为惊叹：“我闻方蓬
海中央，仙人来往骑白鹿。然疑未审今见

之，驯良迥异麇麝族。”
眼下，这些令诗人和皇帝惊讶不已的温

顺的大鹿在全世界已所剩不多，中国也唯独
在大兴安岭根河一带幸留着几个饲养点。相
比从前的从前，古老的大兴安岭消瘦了许多，
为了对生态及动物进行保护，鄂温克人结束
了最后的狩猎，放下了猎枪。但驯鹿人的生
活仍在继续，所有的人都有理由选择离开森
林，进入城市或远走他乡，但敖鲁古雅部落受
人尊重的长辈、94岁的玛丽亚·索一步也不想
离开她的驯鹿。

二

一踏进根河，我们就听说了玛丽亚·索
美丽的名字。先是在一些画册里见过这位
老奶奶的影像，她神色坚毅平静，紧闭着嘴
唇，嘴角两旁的皱纹宛如桦树皮上的纹路，
仿佛她的脸上印刻着她相守了一生的森林，

即使沉默着，也能看出她和
鹿群的故事。

她 或 许 就 是 根 河 的 化
身，充满了母性，慈祥温暖，
柔和坚强，又有着丰富的传
奇。年轻时她漂亮能干，是
大 兴 安 岭 远 近 闻 名 的 女 猎
手，与丈夫在密林里行走，打
下的猎物无论多远，总是她
领着驯鹿运回部落。常有人
在茫茫林海中迷路，遭遇不
测 ，玛 丽 亚·索 会 刻 下“ 树
号”——用短斧或猎刀在树
干上砍下小小的印迹，举家
搬迁或是远足狩猎，以此为
指示；或者在大树上砍一个
缺口，绑上横木杆，然后扎上
柳条小圈，柳条圈会告诉人
们搬家的方向，圆圈到树杆
的长度预示搬家的距离。这
样，无论林海多么神秘遥远，
都在她的方寸之中。

玛丽亚·索豪气十足，聪
明过人，还是一个能生养的
母亲，一口气为她的民族养
下了 7 个孩子。鄂温克族对
人丁的繁衍几近崇拜，历史
上因为气候严寒、多种疾病，
还有饮酒过度，使得人口本
来 就 极 少 的 鄂 温 克 发 展 缓
慢，玛丽亚·索的 7 个孩子个
个活泼健壮，她果真就是一
条生命之河。丈夫在她生下
第一个孩子之后就酗酒，不
理家事，玛丽亚·索用丰沛的
乳汁养大了孩子。她的部落
人丁兴旺，鹿群生气勃勃，她
的名字就是守护森林的敖鲁
古雅的象征。

那天，本来准备到玛丽
亚·索的部落去参观，但我却
犹豫再三，终究未去。在我
心里，其实已经见过她了，她
的脸庞是那样熟悉，她的气
息似乎就吹拂在耳边；虽然
没有听见过她说话，但她如
森林微风、根河波涛一般的
声 音 似 乎 就 流 淌 在 我 的 心
底。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
自己的根河，自己的玛丽亚·
索，但我们这样匆匆地来去，
怎么能有乌热尔图目光里的
深沉呢？

因为乌热尔图就是根河的儿子。当年，
这位从小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青年捧
着他的《琥珀色的篝火》走上了文坛，刹时让
人眼前一亮。人们从他的小说里，认识了这
个寂寞又热烈的民族。出乎意料的是，乌热
尔图带给文坛的除了他的小说，还有他后来
辞去京官重返故乡的惊人之举。时隔多年，
当我行走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那些将天边画
出蜿蜒起伏线条的山丘，那些怒放成海洋或
孤零零独自开放的花儿，那些低头吃草或昂
头沉思的马群，还有袒露在草原上、始终默
默流淌的河，都让人忍不住心潮涌动。我不
禁联想起这位鄂温克作家的返乡，或许有诸
多原因，但那或许都并不重要，只有一个理
由就足够了，就是这片草原这些河流这些民
族啊！她们无时无刻不在召唤啊，生活在山
林 里 的 祖 先 留 在 他 身 体 里 的 血 脉 在 涌 动
啊！我这样以为，不知对不对。在根河的一
个夜晚，我问乌热尔图，他用他那双鹿一般
的眼神看了看我，用力点点头，说是的，是
这样的。

他和玛丽亚·索有着同样的眼神。乌
热尔图在回到草原以后的日子里，完成了

《呼伦贝尔笔记》等一系列著作和摄影，那
是他数十载的文化寻根，是他作为一个鄂
温克的儿子，对母亲的深情眷念和报答。

三

山外的人远道去看山，原本住在山上
的人却搬下了山。

人类到了 21 世纪，越来越意识到人与
自然必须平等相处，生活在根河的大多数
鄂温克人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山林，将更多
的空间留给了无边的草木以及黑熊、狼、灰
鼠和蝴蝶昆虫，在离城市不远的一个地方，
新建了童话般的村落。

我们去到那里时，从山林里搬出的鄂
温克人正三三两两地在自家门前，干着一
些零碎的活儿。男人穿着时尚的 T 恤和牛

仔裤，女孩们烫了发，也有的挑染成黄的深
红的，在阳光下格外惹眼，她们的裙子仍然
长长的，跟老去的玛丽亚·索一样，但却是城
市里流行的花色，胸口有波浪似的蕾丝花
边，眉毛精心描画过，越发显出鄂温克人有
些突出的额头和凹下去的眼睛。

这里的房屋都是政府投资兴建的，咖色
外墙，小尖顶，搬进来的一家家鄂温克人按
照自己的想法装扮屋子，并盘算生计。我从
那些敞开的门前慢慢走过，看窗户里垂下的
花帘，摆放在门前的摩托车，挂在墙上的红
辣椒，主人倚在门前，微笑点头。

鄂温克人热情好客，每当客人从远方
来，全家都会出迎并行执手礼，老人们留给
年轻人这样的教诲：“外来的人不会背着自
己的房子，你出去也不会带着家。如果不
热 情 招 待 客 人 ，你 出 门 也 就 没 有 人 照 顾
你。有火的屋才有人进来，有枝的树才有
鸟落。”鄂温克祖祖辈辈形成了独特的生产
生活方式以及宗教，待人接物的传统习惯，
他们称之为“敖敖尔”，是族人自觉遵循的行
为规范。

一处宽大的屋檐下，一辆童车里坐着个
戴花帽的小女孩儿，粉团团的脸儿，对着人
咯咯发笑。我张开双臂，她一点儿也不认
生，两只胖乎乎的小手举得高高的，我一把
将她抱在了怀里。母亲走过来，那是一个体
态丰满的鄂温克少妇，她嫁给了一个山东汉
族青年，一家三口住在这童话般的小屋里。
门前的桦树皮牌子上写着“布丽娜鹿产品专
卖店”，屋子上下两层，楼下的玻璃柜里摆着
鹿茸鹿酒、桦树皮做的小盒子小杯子什么
的。山东青年看样子对这里的生活很满意，
递过妻子的名片，说这里的鹿产品都是最纯
正的，是直接从敖鲁古雅部落运来的。妻子
在一旁颔首微笑，她就是布丽娜。鄂温克人
与外族人通婚是常见的事情，近些年显然更
为普遍，他们的孩子取的是鄂温克名字，成
为这新部落的新一代。

四

这座小城就叫了根河，在中国冷极之
地，大兴安岭的腹地之中。6 月的阳光将这
个北国小城照耀得如火如荼，让人丝毫也无
法与冬季零下 50 多度联系起来。而一年之
中的 12 个月中，根河确实有 9 个月需要取
暖。过去的岁月烧去的柴禾来自一片片消
失的森林，而今烧煤，并有不少人迁往了外
地。除了驯鹿的鄂温克人，在这里生活的根
河人大都是几十年前从山东、辽宁、吉林等
地迁徒而来。

这里有过多年的繁忙，大兴安岭的木材
源源不断从根河运往大江南北，贮木厂是小
城最重要的企业，林业局林场可以说是小城
的另一个名称。过往的一切留在了画册里，
留在了几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中。眼下，伐
木工变作了看林人，大家挂在口边的是“天
保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自 1998
年以来，兴安岭木材砍伐逐年减量，现已减
产到位，大批工人需要谋求新的职业和技
能，他们制造压缩板材、可以装卸的小木屋，
所有的努力在与以往告别，跟未来接轨。根
河人守着富饶的大兴安岭，但再不能轻易动
它一下，这需要足够的定力。

根河天亮得很早。刚来的那天，半夜里
就醒了，窗外明晃晃的，以为至少到了 7 点，
一看表不过才 3点多，反复几次，只得早早起
床。走到窗前一看，根河就在眼前，河对面
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人翩翩起舞，那么多的
人，男女老少，似乎这个小城的人都聚集在
此了。舞在前面的高手穿戴耀眼，红衫白
裤、白手套白帽子，仪仗队似的整齐好看，跟
在 后 面 的 大 队 伍 五 颜 六 色 ，却 也 是 招 式
分明。

清晨和夜晚，我在窗前看了好几回，根
河水伴着音乐，伴着舞蹈，让人跃跃欲试。
那天黄昏之后我忍不住踱过根河桥，进入到
舞者的欢乐之中。在我身边的这些或高大
丰满，或皮肤白皙的女人，有蒙古族、满族、
达斡尔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这从她们的
穿戴和不时的言语中能觉察出来。我摹仿
着她们举手投足，扭动腰肢，想象着生活在
此的种种愉悦。那是我度过的最为愉快的
一天。

只有一个女子的舞蹈与众不同，她单薄
的身体像一张弓，时而弯曲时而挺直，她随
心所欲，两只手臂狂放不羁，在越来越浓的
夜色中千变万化，就像 6 月根河那些黑色的
带着神秘色彩的波涛，时而柔情时而迅猛。
我从没在舞台之外的场合见到如此专注的
独舞，或者她并不是为了舞蹈而只是一种宣
泄。她在诉说什么呢，这个让我看不清模样
的女人？

乐曲从“草原上的卓玛”到“哥哥门前一
条弯弯的河”，再到土家人的龙船调，我在中
国最北端的小城里，听到了来自三峡的“妹
妹要过河，哪个来推我？”这女人，用力划动
着手臂，似乎她就要过河，她伏下肩膀又昂
起头，跺着脚，用尽了全身气力。她是妻子，
是母亲，她心中的大河一定交织着千般的喜
悦与苦痛，还有希冀啊。这个根河的女人，
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转身离去，根河就在身边。大桥上的
灯光将河水映照得流光溢彩，我知道我来过
了但却远远抵达不了这河的深奥，我只能记
住这些人和这些时光。

这些缓缓流淌的让人眷念的时光。

作者简介：
叶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

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著有《花灯，
象她那双眼睛》《撒忧的龙船河》《五月飞蛾》
等作品，作品被译为英、法等多种文字。

其中，作品《根河之恋》被选为2017年
北京市高考作文考题。

作品名称：清荷嫣然

画作作者均为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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